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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的早上，王媛媛一大早起床，做

好早餐，叫醒八岁的儿子。儿子很懂事，

洗漱完坐下来默默吃饭。她坐在儿子身

旁，嘱咐一些重复多次的话。儿子低头

说：“你又要去山里那个家了。”王媛媛心

头一热，安慰儿子说：“那个家也需要妈

妈，不去不行啊。”

出发的时候，王媛媛举目望一眼家，

儿子正伏在阳台上向她挥手示意。她眼

眸里瞬间涌满泪水，如鲠在喉，急忙用手

捂住发酸的鼻子，匆匆离去。

这场景，她不知道有过多少次了,每一

次都走得不舍，每一次都走得坚定。

王媛媛的那个家在豫西鲁山县四棵

树乡的深山区，是她对口帮扶的贫困户。

王媛媛走在蜿蜒崎岖的山道上，翻过

一座山梁就到土楼村的家了。三年多了，

她对这里的山山水水、树木花草都熟记于

心，对山里的这个家更是朝暮牵念、点滴

挂心。

王媛媛是鲁山县农业农村局的一名

普通干部，2017 年的春天，她主动申请下

乡扶贫，被安排在偏远闭塞的山区，帮扶

对象是土楼村刘长山一家。

这是怎样的一个家啊。

刘长山是个老实淳朴的农民，粗粝的

脸上写满岁月的沧桑，五十多岁了仍没成

家。家中有哥嫂，哥哥七十多岁，患有肺

气肿等疾病，几乎丧失劳动能力，每月还

需要大量的医药费。嫂嫂年近七十，有点

憨傻，全靠别人照料。刘长山的父母曾瘫

痪在床近十年，穷尽了刘长山全部的心血

和青春年华，几年前父母相继去世后，他

又开始照顾哥嫂。生活的艰辛，早已把刘

长山这个山里汉子压得直不起腰来，很难

再支撑起这个家。

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简陋的房

舍里凌乱不堪，贫穷困苦的光景把日子挤

压得几近无望。

王媛媛第一次看到这种境况时，心头

掠过一丝寒意。可她还是安下心来，心里

坚定了一个信念：不穷就不是贫困户了。

慢慢来，扶一把，或许就会好起来，一直扶

到像个家。

王媛媛把心留给了大山，刘长山一家

把她当亲人，她把那里当成了家。

一开始，一次次地给他们送去吃的喝

的 及 衣 服 药 品 ，自 己 掏 钱 付 出 ，无 怨 无

悔。每次去，王媛媛不怕脏不怕累，打扫

卫生，整理家务，甚至给憨傻的嫂子梳头

洗澡，常常累得腰酸腿疼。

前年冬天，刘长山的哥哥病重住院，

王媛媛像对待家人一样经常到医院去看

望。出院后，她帮助完善报销手续时，赶

上医院打印机出故障，票据打印不出来。

为了及时拿到报销款，王媛媛站在报销窗

口，一直等了两个多小时。

四季轮回，心血和汗水换来的是温暖

的阳光，照亮每一寸光阴，洒满庭院的角

角落落，这个家终于有了起色，慢慢透出

几分活力和生机。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王媛媛动

员单位各部门的领导和同事，为她山里的

家捐款捐物。一次次下来，爱心传递，收

获颇多，满心欢喜。

扶贫，该怎么扶？

王媛媛思来想去：有限的投入，只是

暂时的接济，贫穷的根还在深处牢固地扎

着，终归不是长远之计。

那年春节，家家户户都忙着过大年，

王媛媛放心不下山里那个家，置办好充足

的年货送上门。看到闷闷不乐的刘长山，

王媛媛和他拉起家常：“这样下去不行，总

得想个办法。”

“能有啥办法啊？”

“过完节，你出去打工挣钱。”

刘长山抱住头，长叹一声：“我走了，

哥嫂咋办？家就零散了。”

“不是有我嘛，我来照顾他们。”

刘长山抬头看王媛媛一眼，眼里闪过

泪花：“不行。你为这个家付出得够多了，

不能再连累你。”

“我也是这个家的一员，一家人不说

两家话。有我在，你还不放心？”

“像我这笨手笨脚的人，出去能行？”

“能行。你勤劳踏实，做事牢靠。只要

走出去，就能挣钱，咱这个家才有希望。”

刘长山低头叹道：“哪儿去找挣钱的

门路啊。”

王媛媛说：“这个我来想办法。”

刘长山抹一把潮湿的眼睛，转过身去

默声不语。

王媛媛四处奔走，多方打探，终于在

县城为刘长山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家里照顾哥嫂的重任就落在了王媛

媛的身上。好日子易过，苦日子难熬。为

了自己的选择和那份庄严的承诺，王媛媛

天天要去山里的家，洗衣做饭，端茶送药，

驮起这个家一步步前行。县城自己的家

很少顾及了，丈夫在高中送毕业班，时间

宝贵如金，忙碌无暇，儿子只能托付给朋

友接送照管。

王媛媛无怨无悔，她说，等把山里的

家扶起来了，心就安了。

王媛媛母亲去世早，父亲患重症，在

上海王媛媛的哥哥家居住，一直由哥嫂精

心护理。王媛媛只去看望过一次，当父亲

想念她的时候，他们就视频联系，隔空对

话。父亲最大的愿望就是回鲁山老家，和

王媛媛一家住上一段时间。

父亲合乎情理的愿望，王媛媛一拖再

拖。每次借故推辞的时候，王媛媛都会掩

面而泣，心痛不已。她心里明白，扶贫到

了攻坚阶段，父亲回来她没有时间照顾，

岂不是更对不起他老人家啊。

去年一年时间里，刘长山的哥嫂因多

病缠身，医治无效相继离世，临走，他们眼

里溢满知足感恩的泪花。

刘 长 山 仍 在 县 城 工 作 ，一 个 月 能 挣

4000 元，人生第一次有了积蓄。家里购置

了电器、家具，房舍也在陆续整修。

王媛媛看到这一切心里十分欣慰，逢

人便说，扶贫还没结束，希望给刘长山找个

过日子的媳妇，让山里那个家更像一个家。

大山深处有个家
□ 叶剑秀

郏县北倚扈阳，南临汝水，东

接 颍 许 ，西 附 伊 洛 ，处 于 被 誉 为

“华夏文明之源”的河洛文化区域

之内。与其他地域一样，郏县的

传统文化也是由两部分构成的，

一半是精英文化、文人文化，另一

半是浩如烟海的民间文化。前者

是社会精英个人的精神创造，后

者则是广大劳动人民在漫漫的农

耕时代集体创造、集体传承的文

化。歌谣便是民间文化中口承文

学里的一个重要门类。

王艳萍、王光洲夫妇历时十

余年搜集、整理、编纂的这本《郏

县民间歌谣选编》，就是对郏县这

片古老土地上长期流传的民间歌

谣的一次集纳。在今天，当我们来

评估这本书的意义的时候，必须将

其放置在中国民间歌谣数千年发生

与发展的广博历史视野中去加以考

量，方能将其价值看得清楚和明白。

歌 谣 有 着 遥 远 而 久 长 的 历

史。当人类文明显露出第一缕曙

光的时候，诗、歌、舞融为一体的

歌谣便伴随着原始先民们的劳作

而萌生。《毛诗·大序》这样描述原

始歌谣和歌舞的产生：“情动于中

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

足 ，不 知 手 之 舞 之 ，足 之 蹈 之

也 。”所 以 ，我 们 说 ，歌 谣 是 劳 动

人民的心声，是人们的第二种语

言，即升华为诗歌的语言。有歌

曲配合者曰歌，无歌曲配合者曰

谣，合而并之曰歌谣。从原始时

代起，以及其后的历朝历代，歌谣

从来都是不同时期社会政治、百

姓生活、人文心理和民众情感的

诗意表达。

纵观古今，歌谣始终与人民

的生活息息相关，始终与中国的

历史演进相伴相随，它是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

处于黄河中下游、被称为华

夏文明源头的河南的民间歌谣，

在全国歌谣中居于重要地位。中

原是《诗经》的主要发祥地，周代

时，河南境内封国林立，《诗经·国

风》收集于十五个封国的民歌，其

中有十一国在河南境内，相当一

部分集中在包括郏县在内的河洛

文化圈内。中原歌谣继承了《诗

经》的艺术传统，表现出现实主义

的文学特征，在艺术上，赋、比、兴

手法得到很大发展，修辞格律更

加丰富多样。在河南的歌谣中，

劳动歌谣占有重要地位，有相当

数量的歌谣是描绘人民生活斗争

史的，河南民间情歌、风俗礼仪歌

谣题材丰富，五光十色。此外，儿

童歌谣也占相当大的比例。

河南在历次全国性的歌谣采

风、普查、编纂、出版工作中也始

终走在全国的前列，河南是中国

歌谣学的先锋。近现代以来，在

中国歌谣学历史上，河南在歌谣

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过程中涌现出

白启明、白寿彝、董作宾、刘经庵等

一批大家。

正是在上述文化背景下，当

王艳萍夫妇所搜集、整理的《郏县

民间歌谣选编》书稿放置在我的

案头时，我在感到讶异的同时，也

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认为，这是

一种传统文化精神的绵延赓续。

王艳萍夫妇不仅把出版当作

一种文化积累和传播的手段，而

且当作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们承上

启下的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正

是由于他们的努力，这种地域文

化才能留存于世。

我们期盼河南更多有文化责

任感、有文化激情和文化才情的

人，对遍布中原的民间歌谣进行

更广泛和深入搜集，使这种文化

遗产得到更全面的保存。同时，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此类出版物，

为当前正在进行中的国家文化工

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歌谣

类·河南卷》的编纂工作提供丰厚

的资源。

六月，已是初夏，草木葱茏。

数日前的清晨，在湛河堤上漫步，

晨风徐徐，有阵阵清香袭来，环顾

四下不见花儿，抬头仰望，见道旁

数百棵合欢已悄然绽放。

合欢树灰黑色的树干高大挺

拔，枝桠舒展，翠绿细小的叶片呈

羽 状 互 生 ，很 像 含 羞 草 ，晨 展 暮

合。起初，只是零星的几点浅粉，

点 缀 在 翠 绿 的 枝 叶 间 ，清 素 淡

雅。没几天工夫，便一团团，一簇

簇，满树绯红。远远望去，树顶漂

浮着一层红晕，如烟如霞，像是蒙

上了一层轻薄的粉纱。盛开的花

朵毛茸茸、粉嘟嘟，柔柔的，像粉色

丝线扎成的绒球，花丝细长柔软，

却根根挺立。微风一吹，花随枝

舞，根根花丝微微颤动，似粉扇轻

摇，若蝴蝶翩翩，散发着一阵阵馨

香。足以令观者沉醉，闻者忘忧。

合欢花，不仅形态独特优美，

而且寓意美好，代表着永远恩爱、

两两相对、夫妻好合。关于合欢，

还 有 一 个 凄 美 的 爱 情 传 说 。 合

欢，原本叫苦情树。古时有一对

恩爱夫妻，秀才丈夫十年寒窗苦

读，临进京赶考前，妻子粉扇指着

苦情树说：“夫君此去，必能高中，

只是京城乱花迷眼，切莫忘了回

家的路!”秀才应诺而去，却从此

杳无音信。春去秋来，年复一年，

粉扇青丝变白发，却再没有等回

夫君的音讯。在临死前，粉扇拖

着病弱的身体，来到那株印证她

和丈夫誓言的苦情树前，用生命

发下重誓：“如果夫君变心，从今

往后，让这苦情树开花，夫为叶，

我为花，花不老，叶不落，一生同

心，世世合欢!”第二年，苦情树果

然开满了粉色的花朵，像一把把

粉扇。从此，人们把苦情树叫作

合欢树。

合欢花还是一味中药材。中

医药典《本经》记载：“合欢花，主

安五脏，和心志，令人欢乐无忧。”

因此，合欢树下常有人捡拾落下

的 花 朵 ，用 以 泡 茶 煎 药 ，疏 肝 理

气，宁神静心。我想，也许那些需

要 以 花 入 药 者 ，多 是 忧 思 成 疾

吧。毕竟人生在世有四苦：看不

透、舍不得、忘不了、放不下。思

虑烦忧过多，导致伤心劳神，夜不

能寐，也在所难免。

我 也 许 是 被 粉 扇 传 说 感 动

了，也许是喜欢合欢花的轻盈灵

动，也许是贪恋那淡淡的花香，花

开时节，常喜欢在树下徘徊。有

一次，偶遇一位年轻女子，她肤若

凝 脂 ，长 发 及 腰 ，恬 静 地 站 在 树

下，神色安详，不喜不悲，手中捧

着几朵合欢花。我想，如果人生

真的有轮回，或许，她就是粉扇转

世？或许她也在等心上人归来？

或许他来或不来，都已不重要，因

为那份情一直都在，不增不减！

碧树轻摇，有数朵合欢花从

眼前飞落，袅袅婷婷，翩若惊鸿。

望 着 合 欢 ，许 下 心 愿 ：愿 合 欢 常

开，幸福总在，心无挂碍，心忧失

眠不再。

大地的吟唱
□ 夏挽群

合欢花开
□ 周小赛

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那天是 2020

年 3 月 28 日，因父亲病情加重，我们兄妹

五人都守在父亲床边，父亲不时地想叮

嘱些什么，但病魔的无情折磨，已经使父

亲无法清楚表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

能感觉到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六十多年来

与他风雨相伴、相濡以沫的母亲。

下午三点多的时候，他眼泪不停地

流，我们知道上天留给父亲的时间不多

了，又过了一会儿，父亲突然呼吸急促、

烦躁。母亲坐在父亲病榻前不停地抹眼

泪。“他伯，孩子、媳妇都很孝顺，别担心

我，你就放心吧！”母亲的话说完，父亲咽

下了最后一口气，安详地走了。

我们家在郏县县城北十公里的安良

镇 小 寨 村 。 父 亲 生 于 1938 年 ，听 爷 爷

说，当时家里并不富裕，父亲在兄妹四个

中排行老大，自然承担的压力也多些。

也正是这样的环境，练就了父亲沉着、坚

韧的性格。

父亲初中毕业，在当时应该算是文

化人了。解放初期，父亲曾在供销社工

作过一段时间，六十年代初回乡务农，曾

在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多年。父亲为人

正直、公道正派，在村里威望很高。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村里有一家人

揭不开锅了，想到外地卖柿子挣点钱换

点粮食渡难关，当时没有身份证，外出需

要大队同意并开具介绍信，当时这家的

女主人拿了两盒 8 分钱一盒的“工字牌”

香烟，让父亲救救这个家，父亲思考着、

犹豫着，艰难地做出了决定，开具了介绍

信，并且把那两盒香烟还给了那个妇女，

那个妇女感动得嚎啕大哭，我放学回家

正好看到这一幕。

后来父亲卸任大队干部以后，我们

兄妹都参加了工作，亲朋邻里无论孩子

到城里上学还是就医看病，只要找到父

亲，父亲就会给我们捎信儿、打电话千叮

咛万嘱咐让我们尽力帮忙，父亲的热心

肠在村里是出了名的。

父亲读过书，深知知识的重要。我

们兄妹基本上都出生在六七十年代，当

时家里比较穷，连吃饭都成问题，别说是

供应子女上学了。但是父母砸锅卖铁也

要供应我们上学，把我们兄妹几人都培

养成才，在老家一带传为佳话。

我们家现在的三间土坯房是父亲四

十多年前盖的，我们长大以后，家里条件

好了一些，但父母为了不增加我们的负

担，执意不让翻修房子。十年前，一场大

雨险些把父母住的那间里屋淋塌，我们

弟兄们商量把房子翻修一下，最后还是

拗不过父亲，没有翻修，只是在旁边盖了

两间小平房，下雨时搬里面住。前些日

子，村里响应建设“美丽乡村”的号召，动

员各家各户改造房屋和院落，我家的房

子已经很旧了，像这样的土坯房在农村

几乎没有了，我们怕给村里添麻烦，想改

造一下，父亲母亲商量了一下，说他们日

子也不多了，房子就不修了，把院落整

好，改造一下厕所就行了。没有商量的

余地，我们只好照办，厕所改造好了，种

下的樱桃、杏树、石榴结果儿了，月季花

火红火红，被乡里授予“五好庭院”，满足

了父母的心愿。

父亲一生最为自豪的事情是我们兄

妹 五 人 都 参 加 了 工 作 ，并 且 干 得 还 不

错。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兄妹五人的成

长，耗尽了父母一生的心血。

记得我上大学的那年，家里生活拮

据。为了 送 我 上 学 去 ，母 亲 喊 来 了 邻

里 、亲 戚 ，给 我 缝 了 两 件 外 衣 、东 拼 西

凑给我凑足了书费和零花钱。元旦前

夕，父母放心不下，坐长途汽车到学校

看我，我很惊喜，母亲看到别的同学穿

得 厚 厚 的 而 我 穿 得 很 单 薄 ，顿 时 流 出

了 眼 泪 ，父 亲 眼 里 也 盈 满 了 泪 花 。 第

二天，父母让我请假到市场买毛衣、棉

鞋和大衣，中午草草吃了饭，他们就去

了 车 站 ，我 也 回 了 学 校 。 春 节 放 假 回

家 ，父 亲 才 告 诉 我 那 天 到 车 站 没 有 赶

上车，所剩的钱已不够住店，他 们 在 候

车 室 外 蹲 了 一 晚 上 ，当 时 我 泪 如 泉

涌 ，真 的 不 知 道 天 寒 地 冻 的 ，他 们 是

怎 么 熬 过 艰 难 的 一 夜 的 。 半 年 前 ，

父 亲 又 说 起 这 件 事 ，我 依 然 控 制 不 住

泪流满面。

在父亲病重的日子里，新冠肺炎疫

情在全国蔓延，我堂弟作为一名病毒学

专家受组织派遣，第一时间赶赴武汉参

加疫情阻击战，有一次看到中央电视台

“抗疫英雄谱”介绍堂弟后，父亲欣喜地

说：“我们家族也算是为国家、为百姓做

点事，善莫大焉！”

父亲是一座山，是那么伟岸，那么坚

强，永远是我们人生的灯塔和榜样。父

亲走了，留下了他一生的美德，更唤醒了

我们的大爱之心。

父 亲
□ 姜三儿

35.公主阴毒

宜城公主李裳秋是唐中宗李显的次女。

公元 698 年冬，18 岁的公主下嫁与皇室关系

密切的裴巽（山西运城人）。婚后夫妻关系并

不融洽，裴巽在外面偷养小三，宜城公主心狠

手辣，派人将小三拿获后割耳切鼻，并将负心

老公裴巽的头发剪去。此事闹得满城皆知，

唐中宗大怒，报请武则天批准，将公主贬为郡

主，将倒霉蛋裴巽调离首都。这个裴巽很有

驸马命。数年后，宜城公主病故，裴巽又娶了

寡居的薛国公主（唐睿宗皇十一女，宜城公主

的堂妹），再次当上了驸马。

36.宦官辖兵

嘉靖九年（公元 1530 年），明世宗朱厚熜

下诏，中央派驻各省军区的内臣（太监）一律

召回，原由宦官指挥的中央警卫团（腾骧四卫

营）归国防部（兵部）指挥。这一下，太监们炸

了锅。宦官高层向皇上建议说：“中央警卫团

归内官指挥便于召集，从前皇宫出了几次乱

子，都是由内官督率警卫团平定。”皇上还是

觉得太监亲，于是诏令国防部再议。国防部

长（兵部尚书）李承勋（湖北咸宁人）反驳说：

“往年皇宫出乱子正是因为宦官执掌兵权所

致！”皇上遂下诏将所有卫戍部队收归兵部统

辖。其实，宦官虽然不带兵打仗了，但内卫部

队（腾骧四卫营）仍由御马监统管。御马监乃

宫中宦官机构也。

37.御袍失踪

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 1604 年），皇宫服

装管理部（尚衣监）报称，皇上的一件珍珠御

袍失踪。明神宗朱翊钧大怒，命司礼掌印太

监陈矩（河北保定人）审理此事。尚衣监宦官

田进等三人互相举报，各受酷刑，御袍却查无

下落。最终，田进被判流放，死在途中。后来

得知，此事乃皇上身边一宫女勾结太监所为，

御袍早已卖出宫外。此事不了了之。

38.箭楼复建

太监啥事都参与。明朝万历三十八年

（公元 1610 年），北京正阳门箭楼被大火烧

毁，诏命重建。皇宫派宦官与工信部建设司

司长（工部营缮司郎中）张嘉言商量预算事

宜，宦官称，此工程需用银十三万两。湖南湘

潭人张嘉言平时就争强好胜，一听就恼了，厉

声说：“此楼在民间，当费三千金。今天咱奉

旨办事，工程须精益求精，预算可加一倍，六

千两银子足够了！”在场的几位宦官恼羞成

怒，竟挥拳欲打张嘉言。宦官真惹不起，次

年，张嘉言被罢官，原因之一即为此事。箭楼

建成后，经审计，共耗银三万两，虽超出了张

嘉言的预算，但比宦官的预算节省了不少。

(老白)

收获 马进伟 摄


